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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孩子当兵的家长朋友问我：“你

们部队最近改革动作那么多，是不是真

的有仗要打了？”我笑答：“不，我们是为

了和平！”

3月，我们创作室一行4名创作员深

入部队体验改革生活，来到26集团军某

装甲旅，旅长郭庆新和政委马树江带我

们体会新年度党委议训现场。各种模拟

实战的烟幕遮障间，坦克战车轰鸣飞驰，

射击炮火硝烟弥漫，抢修作业车车床电

焊飞花。特别惹人注意的是战地局域网

开设，一组驾着三轮军用摩托车的女战

士，在局域网站点沟壑间跃然冲出，短发

间青春的面孔黝黑嫣红。她们是运动通

信班的女兵，有的前出到指定位置，姿态

熟练地使用采集装置实时采集战场动

态，有的在高声传送着密语命令。班长陈晓是一

名来自江苏徐州的本科大学生，高挑身材，性格像

个男孩。当初从网上报名入伍，父母怕她吃苦，非

常反对。她说：“没想到报名后各方面测试都名列

前茅，反正在家时我说了算，父母也拗不过。在家

和学校我是个完全自我的女孩子，只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里，做事都是凭什么？为什么？到了部队

以后是我要做什么？”开始学习摩托车驾驶，体重

还没有一个轮胎重，胳膊没有男兵那么大劲，驾驶

三轮摩托很累，但没想到开起来也挺好，还练习了

特技驾驶。爸爸看到照片高兴地说：“没想到她能

那么坚强，还会关心群体……开摩托车的样子可

帅了，回家给买一辆。”转士官的时候，父母强烈要

求她继续留在部队。

在这里，我们还遇到了我军首支赴非洲维和

步兵营的女兵张媛媛、陈东、熊莹。去年3月我们

曾经送她们出征，算是老相识。谈起维和中一次

战斗经历，张媛媛说：“那是一次长途巡逻的宿营

中，夜里，我们突然被一声强劲的炮声震醒，两支

武装力量爆发了大规模冲突。附近响起密集枪

声，女兵们立即起身，大家穿戴装备的速度特别

快……但是，确实都没有感到有多么害怕。那次

完成任务回到营地，战友们都认不出我们是女孩

了，身上和男兵一样脏，味道冲天。”被维和步兵营

战友称为“快乐天使”的陈东说：“在非洲

特别想家，但离开的时候，又十分留恋。”

在26集团军某摩步旅，周一早晨，

我们被“出大操”的口令声惊醒。刺眼的

火红朝阳下，旅值班员顶天立地站在操

场中央，指挥着全旅所有营连分队进行

口令和队列评比，嘶哑的“虎啸”此起彼

伏。这种“虎啸”让我们十分耳熟，原来

正是曾任54集团军某“猛虎团”团长的

魏德明，带来猛虎雄风。有着“沂蒙旅”

美称的摩步旅是诞生于沂蒙抗日烽火中

的光荣部队，在新时期的多次整编中，

“沂蒙旅”成为装备编制都低于重点建设

部队的“一般部队”。两年前，闻名全军

的军事训练先进典型“铁拳团长”魏德

明，授命担任这个旅的旅长。从全军装

备最先进的陆军拳头部队来到“一般部队”，魏德

明照样像重点建设部队一样带。去年，也许是军

区首长有意考验，出奇不意把军区部队赴青藏高

原训练的任务交给了“沂蒙旅”。魏德明旅长和吕

忠政委率领全旅官兵，全员全装从海拔高度测量

起点的黄海之滨，开赴数千公里之外海拔接近

5000米的高原演兵场，用首长们的话是“用半自

动的装备打出了全自动的成绩。”受到军区和总部

首长瞩目。

实打实爆的强劲冲击波，从早到晚持续震撼

着海岸线上“沂蒙旅”的又一个春天。改革之年，

部队没有重大演习任务，但“沂蒙旅”从每个新兵

到机关干部，必须都要满身黄土地亲手体验TNT

炸药的引爆感觉。官兵说，身为“一般部队”，他们

过去很少这样练，但魏旅长来了以后，就是要让官

兵随时处于强烈的实战训练氛围中。对于下一步

的改革任务，魏德明旅长非常关注，他和吕忠政委

从上级预告的“十三五”建设规划中，分析预测“沂

蒙旅”最有可能担负的重要改革任务。魏德明说：

“未来的改革，也许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任

务，但我认为这是‘沂蒙旅’千载难逢的机遇，不管

任务有多重，不论付出任何代价，我们一定要抓住

机遇，让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真正实现浴火

重生，成为让党和人民放心的新型作战力量”。

跋涉千里来看你/不走了/只为爱并护/脚
下的/新土地

木麻黄

木麻黄，喜炎热气候，生长迅速，萌芽力

强。高可达30米，树干通直、树冠狭长，小枝为

绿色，可代替叶的功能，形成叶状枝。

老吕是广东汕尾人，1.85米的个头，远远

走过来，只要不张嘴说话，没几个人相信他是

广东人。他说自己的个头在广东人里算是异

类，祖上应该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要不怎么

能遗传下高个子的基因。然而老吕又像极了广

东人，骨骼宽大且身材干瘦，肉里却透着坚硬

的筋骨。脸上长着一对“粤式高颧骨”和宽厚的

嘴唇，脸部露在蓝色迷彩帽外的这部分，被烈

日晒得黢黑。老吕爱笑，一笑起来，两块颧骨也

跟着上下颤动，面目便显得格外生动和有趣。

老吕的眼神永远是迎人而来，眼眸里像汪着一

潭澄澈的碧水，闪耀着良善的光芒，那光芒，透

着淳朴和纯粹。

老吕每天5点起床，6点已经沿着岛礁边

的护岸跑上了一圈。他喜欢一个人在清晨，迎

着清凉的海风和初升的朝阳，面对大海、倾听

潮声。远处由湖蓝色、普蓝色、钴蓝色混合而成

的浩瀚深蓝，以及浅近处由淡翠绿色、孔雀绿

色、黄绿色构成的透明海滩，在老吕心里，这些

都是土地，自己家的土地，一寸礁都不能丢，一

滴水都不能丢的土地。每每这时，他就像个憨

直的北方农民，眯起双眼，幸福而沉醉地望着

自家绿油油亦或是金灿灿的田地，内心里充满

了获得感和满足感。

老吕是南沙岛礁建设的工程师，技术上的

问题都由他把关。一次在南沙某岛礁工地上，

老吕站在砂堆前，捏了一把砂子放进嘴里尝了

尝，没有海砂的咸味，又抓了几把砂子用手搓

了搓，感觉这车砂子与其他砂子质地有些差

异，可能是含泥量高了。运砂车司机一看傻眼

了，说，大热天你这是成心找碴儿啊，泥多点少

点有什么关系，真把自己当老中医了，对砂子

也摆弄来摆弄去的。老吕的脸立马沉了下来，

跑到车斗后面，坚决不让卸货。运砂车司机没

招了，只好回去进行重新检测，检测报告出来，

果然是泥多了。

还有一年，老吕远离大陆，在某岛礁工作，

全礁就他一个工程师，工程质量、进度以及经费

预算都由他做主。老吕每次路过老礁堡时，无论

多么匆匆，都会停下脚步，迎着刺目的日光，抬

头望向国旗行注目礼，透蓝的天空，浅粉的白

云，鲜红的国旗随风摇曳生姿，老吕脑海中就会

冒出电视剧《潜伏》里的一句台词：你的信仰就

是你最好的领导。老吕说，在南沙岛礁干工程，

不存在腐败问题，凡事都特别单纯，特别纯粹，

特别简单。“在这里工作，就像赶春运时的人潮，

不需要别人多说什么，就有一种正能量不断推

着你往前走，往更高的目标迈进，不前进是不行

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到这里来都会被改变，

被推动，被感染。”我问老吕，你说的力量是啥意

思，他说，应该是使命和责任吧。说这话时老吕

嘴角上扬，眼眸中闪烁出湖蓝色的光芒，那是海

水的颜色。

月朗星稀清晖漾，微风送爽纳晚凉。最是

一年好风景，桃花只在梦中香。

老吕喜欢写诗，也喜欢吼诗。当白天的闷

热被海风吹散，在虹霞满天的傍晚，老吕诗性

大发，面向大海，矗立堤坝，一只手叉着腰，另

一只手臂在空中自然抬起，吼上一段自己写的

诗，不为与谁分享，只为抒发心境。橘红色的霞

影染红了天边，铺满老吕的胸膛，那高大而坚

硬的背影渐渐长高、长高，向上伸展成一棵葱

翠的木麻黄树，守护着这片海，守护满天的星

星在夜空沉落明灭。

草海桐

草海桐，多年生常绿亚灌木植物，又名羊

角树。性喜高温、潮湿和阳光充足的环境，耐盐

性佳，抗强风，耐旱、耐寒，坚定而执著地在珊

瑚礁岸迎着大海，聚生海边。

他像条黑色海豚，独自在海底畅游，在这

片古老而年轻的瑰丽海域，丛生着无数斑斓多

姿的植物，色彩鲜艳的小鱼围着他追逐嬉戏。

他低下头，凝望着黑洞洞的海底，他想那里也

许有百余条沉船和无数陶瓷碎片，祖先用生命

远航的印迹被层层埋藏深海，静寂中，仿佛听

到有人在娓娓诉说海上丝绸之路的艰辛跋涉。

一簇艳阳从头顶照射下来，他回过神，继

续向前游去。“船身若贪东，则海水黑青，并鸭

头鸟多。船身若贪西，则海水澄清，有朽木漂

流，多见拜风鱼。”他经常读先人们的航海圣

经《更路薄》，潜水时，脑子里时常会“单曲循

环”一两句。往前游没多久，果然遇到一座硕大

的海底高原，珊瑚礁林立、环礁围绕。他想起了

老家苏北的大青山，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粗大

的双手一托，把他放在肩上，踩着雨后的泥泞，

背着他上山采蘑菇。父亲的肩膀就像原野，宽

阔厚实，抱着父亲的头，浓密的黑发中时常散

发出青草和着汗水的香味。

他姓程，工程的程。

他有两个著名的外号。一个叫“程疯子”。

在南沙独特的气象和海洋环境下，负责岛礁施

工指挥和管理工作的老程，不死守大陆上的规

矩，敢闯敢试敢冒险。有一次，老程带着施工单

位看完现场情况，施工单位判定这是块啃不下

来的“硬骨头”，坚决不想干了。这时，老程头晕

的老毛病忽然犯了，他赶紧用手指死死顶住头

部，一个人闷在房间里思量对策。过了没一会

儿，老程神采奕奕地主动找到施工单位，说出

了一套打破常规的施工办法，施工单位坚决不

同意，说，老程你拿我们当试验室了吧，竟出这

种不落地的馊点子。老程说，我保证这办法可

行。要不我给你们写保证书，出了事，都由我兜

着。在我老程这儿没有干不了的活，没有完不

成的事。这样的事多了，“程疯子”的外号就这

样流传下来。

另一个外号叫“程钢人”。常年在岛礁上工

作，老程肤色已变成深棕色，脸颊有些褐色的

斑块，那是热带海洋上的日光带来的良性皮肤

病，斑块向下蔓延到两颊。老程两眉之间有道

深深的“川”字纹，双手结满了厚厚老茧，这是

他经常头痛、皱眉头并用手顶住头部的结果。

老程身上还有个秘密。因为长期在潮湿环境作

业，他患上了类风湿，刚到工地一段时间，起床

是“鲤鱼打挺”，再后来腰部又酸又僵，起床要

先侧着身子活动活动才能起来。现在腰部彻底

不能打弯，起床成了“驴打滚”。白天工作时，他

偷偷在迷彩服里面围了一块黑色宽宽的护腰，

工作结束，从室外高热环境回到房间，护腰已

经湿透到能拧出水。偶然一次，老程的秘密被

发现了，手下的助理员心痛地说，您何苦来的

呢，上来一年多要不休个假吧。老程说，咱这工

地就是战场，施工就是打仗，现在是关键期，每

个人都得往上冲，不能当逃兵啊，别那么娘们

儿叽叽的。人们背地里不仅叫他“程钢人”，还

叫他“施瓦辛格·程”。

其实，老程也是人，不是机器，既有忠骨也

有柔肠。

去年有一天，老程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回

到老家陪父亲去浴池洗澡，印象中，父亲的肩

膀应该是宽广而厚实的。可池水中，父亲裸露

的脊背佝偻而微驼，颈骨像小山包一样突出，

老程轻轻抚摸着父亲的脊骨、想给父亲搓背，

正纳闷怎么就这么瘦弱了，父亲突然不见了。

老程没把梦当回事。白天正在工地上忙活

时，突然接到爱人电话，说80多岁的老父亲心

脏病突发去世了，他脑袋一下子就蒙了，不相

信是真的，父亲平时身体很好，怎么说走就走

了？连一句话都没交代。当时施工节点十分紧

迫，一时又没有交通船往来，即便回去，航行也

要好几天，他决定留在施工现场。老程那段日

子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人也迅速消瘦。

父亲安葬那天，南沙下起了雨。爱人打电话

说，你也回不来，就在电话里跟母亲说说话吧。

老母亲说，儿子，你别为我们担心，你爸不

怨你。好好在南沙为国家把工程干好，这就是

孝顺。

老程听着听着，眼泪禁不住如泉涌，仰天

咆哮着呼喊着。忽然顿觉声带喑哑，嘴张的奇

大无比，手在空中乱抓，可就是发不出声音。海

面上一阵高过一阵的波涛狂掀巨浪，激烈的猛

拍护岸。老程再也无法支撑起钢一般的身躯，

腰震裂般地扭扯撕痛，双膝一软，跪在了南沙

礁盘上。他面朝北方，望向家乡，望向双亲，望

向祖国，这是白沙蓝土对青山黄土的痴情与凝

望。

老程伏下身，粗大而厚茧的双手轻轻划向

纱缎般的白沙，继而，全身伏地拥抱礁盘，就像

小时候趴在父亲宽厚的背上，总也抓不到边，

幽幽青草和着汗水的香甜越来越近了，近了。

雨后初霁，南沙某岛礁上空出现了双彩

虹，老程身上披上了七彩虹衫。

太阳花

太阳花，马齿苋属草本花卉，又称松叶牡

丹、喜欢温暖、阳光充足而干燥的环境，花色繁

多，见阳光花开，早、晚、阴天闭合。花语：沉默

的爱，热烈、阳光。

眼睛，大大的长长的像妈妈，双眼皮当然

随我。小嘴，听说像我的要厚一点。鼻头宽，也

不知道随谁了。耳垂大，有福气的姑娘。脸盘是

圆圆的，月子里走时看见她的脸胖乎乎的。王

班长一边嘴里叨叨着，一边拿着自己和媳妇的

结婚照，画他一岁多的女儿阳阳，女儿的模样

渐渐清晰，又渐渐模糊。

王班长是华阳礁上的四期士官，当了14

年兵，只有新兵第一年没在华阳礁，其余13年

都在这里训练生活，他是礁上最老的兵，兵们

叫他华阳礁王。他说自己把根扎在这儿了，除

非组织让走才会走。

王班长是湖南人，个子不高但也不算矮，

一对箭眉浓且黑，双眼皮大眼睛虽说是夸赞女

孩儿常用的词儿，可放在王班长“南沙红”的古

铜色脸庞上，就酷帅出了新高度新感觉新时

尚。王班长说起话来嘴角喜欢微微上扬，笑起

来两颊还有浅浅的酒窝，从腮骨到下巴完美侧

颜，像极了《太阳的后裔》中的男主角宋仲基，

“暖男”加“型男”，要是在大陆，定是能让姑娘

们尖叫起来的“抢手货”。

王班长在礁上也抢手。

他的主业是油机，副业是养太阳花，副副

业是心理调节员。作为资深守礁兵，王班长没

有玩不转的机器设备，没有搞不定的心理问

题，礁长有困难都亲自找他出马。然而，随着孤

礁逐渐变大，老王的副副业基本失业。守礁兵

目之所及一天一个变化，单调湛蓝渐渐被白沙

陆地所替代，巡逻的路线不断增长……这一

切，都让兵们眼前的世界日益丰富开阔，人也

变得开朗和健谈起来。王班长想起刚当兵那些

年，第一个月新鲜期，第二个月过渡期，第三个

月烦躁期，和现在比真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

他总对班上的新兵说，你们这些臭小子赶上好

时代了，礁盘大了、生活好了，还不麻利干活

去。

守礁的日子不再难挨，但有一样依然如

旧，那就是远离家人、远离故土。

王班长是在阳阳快满月时离开她们娘儿

俩归队的。那是湖南冬天最冷的日子，按说月

子里的女人不该出门受风，可媳妇春月把自己

裹得像个粽子，执意要抱着娃把王班长送到火

车站。先是自家农用三轮车颠簸到汽车站，然

后倒公交车才到的县城火车站。路上，阳阳在

王班长的怀里乖巧地睡着了，春月默默的没怎

么说话，用手机给王班长拍了很多照片。

正值元宵节，远处爆竹声声，踩着满地红

红的鞭炮屑，王班长护着春月母女二人走进了

候车室。和大城市高铁站豪华的候车大厅比起

来，这里既促狭又简陋。此时候车室只有王班

长一家人，显得空荡荡的，像把整个心都掏空

了。刚坐下，阳阳就醒了，春月喂过水，王班长

一把抱过女儿阳阳，出神地凝望她红扑扑的小

脸。

“还缺啥东西不，那儿有个小卖店。”

“都带好了，真想把你们娘儿俩也装箱子

里。”

“那我们就成累赘了。”

“怎么会。比如今天，害得你们为我辛苦，

节都过不好。”

“腊肉和剁辣椒到了礁上你就放好，能和

大家吃上一阵子。”

“吃完就该想家了。”

“那我该多给你带点。”

“礁上的日子不禁过。”

“那就多看看孩子，也让孩子多看看你。”

春月别过脸，王班长的眼里也有些湿润。

一家人的站台，给离别更增添了几许悲

凉。

春月掖了掖阳阳被角的当口，王班长已经

和检票员谈妥。许是同为女人的怜悯，春月抱

着阳阳走进站台时，检票员向她投去了温情的

一瞥。

从候车室到站台路很短，短到似乎一迈脚

就到了。春月和王班长慢慢走到候车的位置，

等列车来。谁也没说话，生怕你一言我一语，时

间会过的更快，列车会来的更快。阳阳忽闪着

大眼睛，四下张望着，可能是有些着凉了，小嘴

一咧，哭了起来，哭声尖利而嘹亮，响彻整个车

站，声浪一阵高过一阵，盖过了远处的鞭炮声。

视线之内，车头闪着白色的大灯远远驶

来。站台上的春月蹙着眉、憋红了脸，手心里也

攥出了汗。她突然踮起脚尖，拢过王班长的头，

贴在他的耳边笑着说了句悄悄话：“你要好好

工作，不要想我！”王班长猛回过头，眼泪在眼

窝里直打转，春月依然报以灿烂的笑。

此时，火车呼啸进站，王班长下意识地拿

起行李，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春月和阳阳，就像

要把他们娘儿俩永远印在心里。王班长扭头正

要走，春月像是想起什么，忽然叫住了他，从背

包里掏出了用保温杯装的一袋糍粑，一把拉开

王班长的提包拉链，利索地平放了进去，“出门

刚煎的，还热着呢，上车吃吧，算是团圆饭了。”

王班长头也不回地进了车厢。

列车即将开动的哨音响过，空阔而渺远。

王班长放好行李，忽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

字，空阔而渺远。

伴着喊声，一阵阵拍打车窗玻璃的声音响

起，那敲击的节奏，分明是“我——爱——你！”

王班长奔向车窗，隔着冰冷的玻璃亲吻春月娘

儿俩，哭成了泪人，春月依然敲击着“我——

爱——你！”的节奏，整面车窗玻璃都快要被两

个人的爱揉碎了、感化了，化成白练飞流的瀑

布，化成奔涌欢腾的小河，化成南海的靓蓝碧

水，绽放出朵朵白莲花。

王班长守礁之余，就会给春月打电话，春

月每次在电话里先叙述孩子一点一滴的成长

变化，然后都会逗阳阳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给

他听。王班长仔细捕捉每个细节，接完电话就

画下来。对于守礁的父亲来说，孩子的成长不

在眼睛里，在耳朵里，在心里。

虽然守礁的生活好了，但是王班长仍然保

持着刚当兵时的生活习惯，每天洗脸都不用香

皂，把仅有的淡水收集起来浇太阳花，他给每

盆花都起了同样的名字：阳阳。

白沙蓝土，赤的血
□苏 毅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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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版）
信息战不能只练防，还要练攻。此次系列演

练，“红军”对“蓝军”的电磁干扰所起作用十分有

限，固然有装备性能问题，但主要是因为不会实施

干扰。干扰——反干扰，是信息战的一个重要战

场，既是先进设备的比拼，又是战术的较量，与有

形的战斗一样，防有防的战术，攻有攻的战术。现

在我们对防的战术有所研究，而对攻的战术研究

很少，7场演习，有的把电子干扰分队摆在前面，

没有掩护，被“蓝军”俘获；有的摆得过于靠后，没

起到多少作用；有的主攻方向变了，电子战分队没

有跟着变。只把“信息主导”当原则背，当口号喊是

不行的，要扎扎实实地研究信息战的技术和战术。

在这次系列演习中，我们在一些行动中所以能先

“红军”而动，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通过实施空中

侦察和电磁侦察，比较准确地掌握了“红军”的部

署和动向，然后针对“红军”的各类目标实施了比

较具体的火力使用区分，尽力谋求不对等的火力

打击优势，来达成消耗红军主力的目的。

“只保障演练，不演练保障。”这句话屡屡出

现在复盘检讨的评语中，反映了保障作战的政

工、后勤、装备工作，在对抗演练中还是薄弱环

节。夏明龙告诉笔者，总部配发的宣传车，有3

个“红军”旅开到“前线”，用大喇叭向“蓝军”

喊话“劝降”，“蓝军”听了哈哈大笑，一发导弹就给

“报销”了。其他旅也把宣传车带到了演练场，但

除了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外，在瓦解“蓝军”上

一无作为。有个旅的政委在阵前动员说：“同志

们！13亿中国人民都看着我们，我们要用打赢的

行动，展示我旅的风采……”在导调指挥中心坐镇

的王宁副总长看着实时录像，忍不住评论道：“都

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说空话，还想着让人看。”由

此可见，“练为看”的积习根深蒂固，和平的“心魔”

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美国正处在战争之中’一语是对美国武装

部队的箴言，是对所有工作的一项指示，也是对未

来部队的一项挑战。”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波尔克堡

联合战备训练中心行动大队指挥官米克·贝德纳

里克陆军准将在《通过联合战备中心加强联合》一

文中如是说。我想，军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和平时

期的，和平时期不过是下一场战争的准备期而

已。南京军区原司令员朱文泉上将在《岛屿战争》

一书中提出军队要打赢两场战争，一是准备的战

争，一是真实的战争。要打赢真实的战争，首先要

打赢准备的战争。而我们却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冒出了一个“和平时期建军”的概念，于是乎，

打仗的观念淡薄了，检验部队的标准变得多元、模

糊起来，和平的“心魔”逐渐进入了军人的脑筋。军

委主席习近平提出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军队

建设总要求，作为检验部队的惟一标准，这是军队

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次拨乱反正。

“蓝军”旅如今成了军中明星，媒体上各种报道

都有。有人自称采访了旅长夏明龙，其中有段话说：

有的“红军”指挥员不服气，认为“蓝军”获胜

主要是因为占据地利优势，换个地方试试？夏明龙

说，你不服气？咱们换个地方对抗，我照样叫你吃

败仗。

夏明龙听了付诸一笑，说，全是胡扯。写这样

报道的人就没有搞明白实战化对抗训练的意义。

对“蓝军”旅来说，通过演习发现问题最多的是我

们，得到演习“红利”最多的也是我们，而且从我们

众多的演习对手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是“蓝

军”所以越演越强的原因。“红”、“蓝”是对手，但不

是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那个和平的“心魔”。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下发

《通知》，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特别是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论

述，充分发挥军事文学记录改革历程、弘扬改

革精神的独特作用，推出一批报告文学、短篇

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为改革写史、为英

雄造像、为时代立传。为此，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宣传局文化处和解放军报社文化生活宣传

部共同举办“与改革同行”军事文学征文。

一、征文内容
征文要热情讴歌深化改革给全军部队带来

的新发展大跨越，大力表现冲破思想羁绊和利

益藩篱的改革勇气，生动记录深化改革的重大

决策、重大事件和壮阔实践，真诚赞颂广大官兵

服从大局、听令而行、甘于奉献的感人事迹，激

励广大官兵坚决拥护改革、积极支持改革、自觉

投身改革，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二、有关要求
要坚持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相统一，提倡

短小精悍之作，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不超过5000

字，诗歌不超过40行，散文不超过3000字。

三、联系方式
征稿时间从即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

投稿邮箱：czfk81@126.com.cn

yaping1367@126.com

联系人：李亚平（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

局文化处）；赵阳（解放军报社文化生活宣传部）

征文结束后将结集出版优秀作品并评奖。

“与改革同行”军事文学
征文启事


